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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存下去总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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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部已明确要求 ，

2022 年春节期间，中高风险
地区的省区市暂停跨省团
队旅游及 “机票+酒店 ”业
务，2022 年 3 月 15 日之前，

除与我国港澳相连的口岸
城市，其他陆地边境口岸城
市的跨省团队旅游业务全
部停止。 纵观国际，曾经占
据许多旅行社业务大头的
“出境游” 市场恢复更是遥
遥无期。 对于旅游从业人员
来说，这个“严冬”无疑是艰难
而漫长的。 不过，也有从业者
不愿意被动等待，他们尝试开
辟新的赛道，在迎接变化中等
待希望。 日前，记者走访了多
位旅游行业从业者，听一听他
们的故事与期待。

记者范献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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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到各地再次发出“原地过年”号召的时候，从事旅游行业

15年的陆先生轻轻叹了口气。自数个城市陆续出现本土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消息后，他手中原本就寥寥无几的几张订单已经

悉数退单。

今年 1月 12 日中国旅游协会召开的部分企业家及专家座谈

会上，众人对 2022 年旅游业的恢复预期依然信心不足，甚至担忧

“很多旅游企业难以撑过这一年”。

“我们以为去年旅游业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可现在来看

还是过于乐观。”陆先生坦言，去年国庆节之后，他接到了多笔元旦、

春节的订单，谁知不断出现的零星散发疫情，又让“旅游市场就要好

起来”的希望破灭。随着疫情来来回回，陆先生看到身边熟悉的旅游

企业一个个解散，昔日的同行们一个个开始转行。“希望今年疫情能

得到控制，并且有纾困政策予以行业支持。”陆先生感叹道。

疫情对于旅游行业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今年 55岁的王琪感受

很深。他在旅游业工作已经超过 20年，一直从事旅游传媒行业，

“可谓见证了中国旅游，特别是长三角旅游的起伏发展。”

7年前，王琪离开老东家某旅游报社，成立上海酷旅传媒服务

旅游企业，从为旅游企业微博、微信、社交媒体代运营、策划旅游活

动宣传起步，逐步发展成旅游宣传整体活动策划、方案落地执行，

在业界有了一席之地，规模不断扩大，甚至逐步向产业全链条布

局。

彼时的王琪放弃体制内的铁饭碗，在市场的海洋里弄潮搏浪，

快意人生。“疫情之前，旅游业蓬勃发展，公司的商机很多，业务不

愁。”王琪介绍，当时公司除了服务他人，也在努力打造自己的品

牌，比如与上海市（区）旅游协会联盟合作的“文明旅游进社区”“四

季旅游展”等，到 2019 年已经做了 8届，在长三角的业内打出了品

牌。王琪回忆，那时候年初基本就能预计一年的收入，许多同事新

年就开始做一年的消费计划，该买车买车，该买房买房，他自己在

天台山投资了一家民宿，取名“浪水溪山居”。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大浪里飘摇

的一只小舢板，“完全靠天吃饭”。2020 年初疫情发生之后，整个旅

游行业骤然萎缩，之前谈好的一场场推广活动、品牌展示纷纷取

消。“当时还没意识到疫情对行业的后续影响如此深远，损失的远

不只是几场活动。”

王琪记得，疫情刚发生时，业内还相对乐观，他们公司对后续

活动的策划和运行仍在持续推进，谁知许多活动一拖再拖，最后全

部取消，一问才知道上游公司业务直接受到冲击，已经无力支撑后

续经营，于是他们前期策划投入的时间和成本全部打了水漂。“还

有几次原本计划好的活动，方案都已经完成，等到即将落地之时，

目标地区忽然发现疫情，整个方案就此作废。”而疫情持续直接导

致许多上游的旅游企业停摆，王琪的公司也不得不面临在较长时

间内几乎没有业务的状况。

“疫情初期，我们不得不遣散员工；到后来，又不得不搬迁工作

场所，减少行政开支的压力。”王琪说，疫情带来最可怕的影响在于

“摧毁了从业者和旅游者的信心”。

“即使疫情控制得比较好的时期，大家也既不敢规划旅游线

路，也不敢轻易安排旅游，生怕疫情反复导致一系列损失。”

疫情期间，王琪看到有同行意志消沉，但更多是“抱团取暖”，

想尽办法生存下去。有人开始“内部创业”，从事票务分销；有人通

过各种方式打工维持生活。王琪自己则利用多年积累的私域流量，

开始做电商分销，“还是跟旅游相关，主要是高星级酒店自助餐和

旅游度假产品。”但他也坦言，疫情导致许多人不敢消费，电商跑道

上挤满了旅游业的同行，“做起来并不容易”。

不过，他还是坚持“继续和旅游市场保持联系”，“虽然效率低，

但总是一步一步往前挪，为春暖花开做好准备。”

“今年是我在旅游行业工作的第 32年。”今年 53 岁的薛

利清晰地记得这个时间节点。他原来是上海中妇国际旅行社

的副总，职业生涯却不得不在疫情冲击下按下了暂停键。

“疫情对旅游行业企业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薛利过

去负责企业职工疗休养业务和一些门店的管理，然而疫情发

生后，占旅游企业业务大头的国际旅游业务基本全线瘫痪，企

业职工疗休养也常因疫情反复带来的“禁止带团游”而叫停。

随着公司业务逐步萎缩，门店全部被关停，股东也一一退

出———公司清盘歇业了。

公司歇业之后，薛利从月入上万直接归零，成了领取失业

救济金的无固定工作的人。他的妻子已经退休，儿子尚在读大

学，家里的生活陡然捉襟见肘。“我们不得不省吃俭用，在节流

上下足功夫。”

但要让生活恢复正常，必须得开源。

薛利依然把目光锁定在自己从事了大半辈子的旅游行

业。他和一些中小旅游公司的负责人成立联盟，还担任了联盟

的秘书长。疫情得到控制期间，他们就到几乎没有发生疫情的

地方考察，试图开辟旅游线路，做成旅游产品。就在几天之前，

薛利还去了一趟广东巽寮湾考察线路。此前，他还和同伴们去

过江苏宝应、高邮等地，“想了解运河文化，开发好的深度旅游

产品。”“自驾游”是他们目前着重思考的方向，“长三角短途精

品旅游，可能是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下部分上海家庭的选

择。”

然而疫情反复，这些旅游线路时而开放时而停摆，几个来

回一折腾，许多渴望旅游的人也有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

心态。在许多旅游从业者看来，在疫情阴霾之下想要拥抱变

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应该看到，就算没有疫情，中国文旅的业态也在发生变

化，转型也势在必行。”不考察新线路时，薛利就锻炼身体。“等

疫情过去了，我还想再组织一个旅行社，从头再来。”

如果不是疫情，此刻可能是蒋芜一

年中最忙碌的时节之一：他要协助那些

以年轻人为主的公司客户，在旅游中完

成年会。此前某品牌在三亚海滩举行的

典礼，让业界颇为羡慕。然而年底疫情形

势再次收紧，不少公司连年会这样的“多

人聚集”形式也取消了。

大学毕业之后，蒋芜开始创业，主要

项目就是为互联网企业做团建策划。与

传统的公司喜欢开会式“团建”不同，彼

时这些新兴的公司更愿意顺应年轻人的

意愿玩出各种花样。疫情发生之前，北至

西北戈壁，南下广西十万大山，就是为这

些口味刁钻的客户寻找相对小众又具备

奇趣的旅游目标。

然而蒋芜面临的打击是双重的：一

方面疫情导致旅行项目大幅减少，“即便

定了计划，团队出游能不能成行也成问

题”；另一方面这些新兴企业特别是互联

网企业受多重因素影响，营收也相当紧

张，无力支付高成本的外出旅游项目。

疫情之前还跟蒋芜一起实地考察活

动路线的同事们一个个离开，少数保留

的精干力量，也不得不想办法兼职来补

贴收入。蒋芜辗转难眠，但他相信“需求”

还是存在的。于是他走访了之前的老客

户，询问他们的想法，确定了“低成本”

“在地化”“多元化”的策略：“市场需求还

是在的，但尽量减少多人跨省出游的方

式以降低成本。”

在跟客户商量之后，蒋芜将年轻人

中流行的“剧本杀”引入项目策划，寻找

城市近郊合适的场地进行。比较特别的

一次方案是“鬼屋探秘”，他发现年轻人

喜欢搜索城市周边的废弃建筑，于是找

到一处场地进行了一场活动，参与者印

象都很深。“但这种方案批量重复几乎不

可能，废弃建筑一般是不允许进入的。”

尽管收益大幅下降，但蒋芜还是抱

有期待。“去年疫情控制得比较好的假

期，客流情况说明大家对旅游还是很有

需求的。”他坦言，疫情之后旅游即使出

现“报复性反弹”，也会面临重大的改变：

“或许可以在这段时间仔细思考未来的

趋势。”

在大浪里摇着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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